
國際城市的重要課題

陸機《平復帖》
陸機是西晉時代
的文學家、書法
家。他生於公元

261年，卒於公元303年，而公元
303年，正好是後來萬人敬仰的書
聖王羲之出生的年份。陸機「少有
奇才，文章冠世」，他傳世的文學
作品不少。但本文要講的，是他的
傳世書法作品《平復帖》。
《平復帖》是我國目前保存最早
的名人書法真跡。此帖的字體介於
章草與今草之間，是陸機用禿筆寫
於麻紙之上，全文共蘸墨4次，墨
色自然、虛實交替、變化豐富、風
格質樸，墨色基本是由潤到枯的自
然過渡，雖然全帖只有區區9行86
個字，但對於書法由章草至今草的
演化有極高的研究價值。明董其昌
跋之曰：「右軍以前，元常以後，
唯此數行，為希代寶。」明詹景鳳
評之云：「筆精而法古雅。」清吳
復則讚之曰：「草書若篆若隸，筆
法奇崛。」
《平復帖》在北宋時期入宣和內
府，為宋徽宗珍藏。明代書畫家董
其昌等人也精心收藏過。清代時又
被送入宮廷，為乾隆皇帝的母親擁
有，然後又輾轉到成親王手裏。同
治年間，《平復帖》又轉入恭王

府。民國初年，已廢宣統皇帝的堂
兄溥心畬收藏了這幅作品。大收藏
家張伯駒得知《平復帖》的下落
後，擔心國寶外流，就委託琉璃廠
閱古齋的老闆韓伯文造訪溥心畬，
請他不要輕易出手。溥心畬說：
「現在我不需要急用錢，如果真的
要賣，至少要20萬大洋。」1937年
溥心畬因為母治喪，極需款項，將
《平復帖》以4萬銀元的代價，售
給張伯駒先生。張伯駒一生不抽煙
不喝酒，就愛收古董。他說：「予
所收藏，不必終於身，為予有。但
使永存吾土，世傳有序。」
1941年張伯駒被人綁架，綁匪要

求贖金200根金條，否則撕票。綁
匪讓張伯駒見他太太潘素時，他卻
悄悄囑咐潘素：「你怎麼救我都不
要緊，甚至你救不了我，都不要
緊，但是我們收藏的那些精品，你
必須保護好，別為了贖我而賣掉，
那樣我寧死也不出去。」最後，雙
方幾經談判，終於在8個月後，以
40根金條將張伯駒贖回。當時各大
報刊登了張伯駒「不願賣畫贖身，
嗜畫如命」的新聞。
1956年張伯駒先生將《平復帖》

捐給北京故宮，從此，《平復帖》
便有了最好的歸宿。

懷念在北京的
歲月，自從2004
年在京設立寫字

樓以來，每月至少往返一次，想不
到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持續反覆，已
十個月沒去北京了……
那時候住在王府井新落成的酒店式
服務公寓，經過長安大街，5分鐘就
步行到台基廠大街一號的「中國人民
對外友好協會」——一幢歐洲風格的
古老建築（原意大利大使館，現為國
家一級保護文物）。光緒二十六年
（1900年），八國聯軍入北京後，
台基廠大街成為列強的「保衛界」。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設立於
這座原意大利大使館遺址，偌大的
院落是一遍綠油油的園林，兩旁是
巴洛克式建築，其中最高的一座建
築，門前放了一對宏偉的銅獅子，
據說是那些外國人在當時火燒圓明
園時強搶來的，他們還搶了幾排漢
白玉椅子、香妃拜奉回教的案堂等珍
品，後因撤退來不及搬運，遺留下
來……每次經過這兒，就好像走進
歷史長廊裏，這些烙印，將原本清
幽寧靜的院落，顯得有點神傷！
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了讓更

多國家和人民認識我們，相繼成立
了一批民間外交機
構，其後於 1954
年5月3日，周恩
來總理提議，聯合
我國十個民間團
體，發起成立「中
國人民對外文化協
會」，至1966年4
月，改稱為「中國
人民對外友好協
會」（簡稱︰全國

友協）。「全國友協」的精神宗旨
是增進人民友誼、推動國際合作、
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我
感恩有幸參與成為其中一員，有機
會推動民間外交，認識許多國際友
人，對「國際」有更深體會 !
我一直生長在國際城市的香

港——由於受到英國殖民式管治百
多年，再加上英美兩國的「特殊關
係」，我們的國際文化一直側重英
美，其次是西歐幾個發達國家……
又或者鄰近的日、韓、東南亞等，
甚至以歐美文化等同國際化 !
跟「全國友協」合作這段歲月，
真正開拓了我的國際視野︰非洲、
北美洲、拉丁美洲、阿拉伯、大洋
洲、歐盟、東盟、中亞等地區，已設
立46個中外地區、國別友好協會，
與世界上157個國家的近500個民間
團體和機構建立了友好合作關係。本
着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我們「一視同
仁」，對任何國家均予平等、禮遇，
基於和平共處5項原則，友好合作。
相對我在北京十多年的「國際」

體驗，那些視歐美文化等同國際化
的人是否要反思一下？重新闡釋國
際城市是我們的重要課題。
現今國家倡議「一帶一路」，作為

國際城市的香港，理
應對沿線的國家和城
市多作了解認識，謀
求友好合作，促進國
際發展。尤其經過今
次疫情，各國不同的
管治方法和成效，我們
有目共睹，深信未來，
世界將出現全新格
局——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指日可待 !

兩個月前擁有阿
拉伯血統、本姓穆
罕默德的香港舞王

麥德羅因確診新冠肺炎住院兩個星
期，他落力澄清自己不是源頭，「源
頭是1到10號，我編號1738，我是受
害者呀！平時我好乖，戴口罩做運
動，那次生日派對就是共用了咪高峰
唱歌助興而出事。住院真的好辛苦，
連日發燒，睡覺都要戴着退燒貼和口
罩，隔天打針，打了六針，針針打落肚
皮，好痛！第十四日醫生通知可出院簡
直有死裏逃生的感覺，因為連兒子都問
我會不會一去不返，聽到也想哭。
幸好，多朋友關心我，特別我契媽夏
蕙BB，她煲中藥涼茶給我，還帶了好多
麻醬、麻油、辣椒醬、豉油給我傍身，
因為醫院食物健康但淡口……兩年前，
在我的生日會契媽主動收我上契，還送
我大利是，我唯一要求，要做她30位契
仔契女的最後一位。最近古天樂在疫情
下幫助我們一般的演員，每人收到9,000
元支援，契媽都申請領取，我笑她好富
有，不如將錢送給我，哈哈哈！」
樂天派的舞王因在這大半年演出停

頓無奈要修心養性，偶爾帶錄音機到
公園練歌，更爭取做網上直播，「我
很容易哭，那次直播我回想
起確診入院，最難過帶給家
人很多麻煩，例如弟弟麥德
和有一間卡拉OK，免得令
人擔心，我們暫時不見面，
其他兄弟姐妹都有麻煩，各
人工作的公司都要他們快去
驗身，因為不知道有沒有接
觸過我……其實我可以出
院，證明我痊癒了，身體有
抗體，如果有需要，我好願
意捐出血清去幫人救人。我

要提醒大家留院好辛苦，大家不要掉以
輕心不要和我一樣，以為飲酒可以抗
毒，那是錯的！記住，飯後要戴回口
罩、勤洗手、用鹽水漱口、多曬太陽、
多睡一點、我之前都鼓勵身邊人去作全
民檢測，起碼讓身邊人有安全感。」
其實麥德羅一向身體好，精力充沛，

他是南拳冠軍，四屆柔道冠軍，上世紀
七十年代受李小龍影響學功夫，1977年
愛上電影《周末狂熱》將飛腿、功夫、
一字馬鑽研到舞步上；再加上愛標準舞
的媽媽一直引導，他的節奏感特強……
1978年是他重要年份，他勇奪TVB「熱
潮舞蹈大賽」冠軍，更榮獲在英國舉行
「世界熱潮舞蹈大賽」第四名。接着，
他在邵氏的電影大受歡迎，榮登《華僑
晚報》「十大影劇明星金球獎」。
「當時1981年，我好像發夢有當影
帝的感覺，在大會堂舞台上全是大明星
狄龍、傅聲、劉家輝、惠英紅、井莉等
等。可惜我不懂理財，將賺來的金錢全
花費掉……」接下來，舞王的命運一直
高高低低地交替着，原來他沒有什麼的
追求，最重要就是令到所有喜歡自己的
人開心！
而在情路中兜兜轉轉數十年，終於
在10多年前與小情人Apple重逢，去年

求婚成功準備進行婚禮，可惜
一拖再拖，「是的，現在靜心
等待天下太平和疫情過去，我
們要與眾同樂，標返個尾會，
哈哈，我們計劃擺足88圍以
上，好意頭，老婆說到時她由
小看大的容祖兒都會到，一定
好熱鬧好開心！」
在舞王的面上總找不到一點

憂愁，他總是帶着陽光，預祝
本月19日黃昏6時，他的直播
再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舞王「舞」出新天地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自9月1日起展開，市民
反應踴躍。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廣東組）副
隊長郭鵬豪接受訪問時向記者表示，早期隊員

們每日工作12小時以上，短暫休息5、6小時後，又得馬上投
入工作。然而，反對派一直抹黑和質疑支援隊的專業資質、造
謠「DNA送中」等問題，企圖用政治偏見綁架市民健康！
郭鵬豪憶述，踏入香港聽到第一句話是「你們來能做什麼？」
相信各位有良心、有良知的市民聽了，都會覺得反對派問的

這句話，對於每一位隊員來說，真是一種傷害！
因此，文公子厚顏地以拙劣的文筆，謹向盡心竭力卻飽受冤

屈的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成員，致以衷心的慰問和謝意。歡迎
大家轉發。
致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成員的公開謝函
來港的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的各位可敬成員們：
我們在此謹代表參與檢測的超過160萬名香港市民，向各位

送上衷心而簡單的一句問候和謝意：
各位，辛苦了！
我們衷心感謝大家，不畏疫情，離鄉別井，聽從國家的號
召，本着香港同胞血濃於水的感情，仗着無私扶危抗疫的仁
義，來港協助檢測工作的日夜辛勞！
對於某部分別有用心者，只為一己的政治私利，埋沒良心和

人格，對您們的貢獻作出質疑，甚至抗議您們來港義助，我們
予以最嚴厲的譴責！並向您們每一位，致以最真誠的道歉！
在我們眼中，他們只是一群無恥地甘受外來勢力擺布，無知

地仇恨祖國，無理地排斥同胞，無法無天地煽動「港獨」意圖
和暴力攬炒社會的渣滓敗類，絕對並不代表全體香港市民！
今次香港面對疫情第三波爆發，幸得各位來港協助進行全民

檢測，雖然香港政府未能動員到全民自願參與，但也已完成超
過160萬檢測，並因而找到部分隱性在社區的受感染者，很大
程度上阻止了疫情進一步的失控和爆發，絕對能有助促進香港
社會和經濟更快地回復正常運作，我們在此再次感謝國家對香
港的支持，各位對香港抗疫的辛勞，以及傳遞香港民眾對各位
的友誼和祝福。
在疫情過後，我們代表香港大部分市民，歡迎各位再次來到

香港，好好體會香港美食薈萃、購物天堂、東方之珠的旅遊吸
引力。我們也永遠不會忘記，您們曾經致力為這顆世界明珠，
抹走疫情帶來的不幸和哀痛，令香港能重現光芒的貢獻。此致
敬禮！

一群感恩的香港市民 敬上

致核酸檢測支援隊的謝函

因疫情影響全
球，很多拍攝的工

作也停頓，對香港的娛樂圈文化更
有莫大的打擊，就如有些香港藝人
不能回內地登台或拍電影，以及平
常在內地拍戲的朋友也要被迫回
港，這樣尤其對一些家庭收入支柱
的朋友來講，有很大的影響。
疫情至今還沒有停息，之前我留
意到有很多娛樂圈的朋友開始接受
自己在網上做直銷生意，在沒有收
入的情況之下增添一些機會給自
己。以往若果有任何產品聯繫明星
嘗試叫他們在自己的互聯網上面宣
傳產品，首先經理人已經與品牌傾
談價錢問題，就算不是做代言人也
要收廣告費；但現在已經不同，很
多明星直接接觸品牌，然後在自己
的互聯網上做直播推銷產品，用拆
賬形式賺取生活費，這已經證明娛
樂圈的心態開始改變了。甚至乎有
一些藝人主動地找一些品牌合作，
不收任何宣傳廣告費直接與品牌客
戶合作推廣，然後拆賬分成賺錢，
這種方式有很多成功的個案，我在
本欄也有提過，所以我相信這個已
經是一些藝人目前新的工作。
我還看到一些幕後或者幕前的朋
友嘗試做一些所謂互聯網的節目，
但是製作單位差不多同一個迷你電
視台沒有分別，很多人一窩蜂走去

創造一個網台，目的是自己能夠用
一個平台作為廣告或者賺取其他收
入的機會，表面上是非常之吸引
的，但其實互聯網上最成功的都是
一些KOL，他們做法很簡單，只需
要一部電話一個大元燈，便能夠做
出驚人的銷售能力又或者是驚人地
吸引大批粉絲，但現在香港很多人
往往有錯誤的互聯網吸引力的問
題，就是用金錢創作一個迷你直播
室，有布景板、有幾支燈、有一個
製作控制台，甚至乎工作人員有兩
三個。這樣的做法雖然很專業，但
互聯網創作文化最重要的就是創
作，簡單來說一部手機已經能夠做
出多樣的創作吸引力，並不是講求
你有幾多專業的驚喜、專業的人才
在背後支持。
這兩年我看到很多之前做製作

的朋友，以及另一些朋友嘗試創作
一些比較大型的互聯網製作，但是
最成功的真的不外乎是簡單製作一
兩個人的創意直播，因為互聯網的
文化最重要就是看到一些對自己有
吸引力及共鳴感。老實講，如果觀
眾們仍然喜歡睇大型製作，那麼電
視台也不用走下坡吧！
所以我希望各界朋友們也要留意

互聯網文化真正的吸引力是什麼，
才作出打算創作一個屬於自己的
Channel。

香港娛樂圈文化將會變成怎樣？

忘記了在哪一本書看到的
一行短短的字，我卻一直記

在心裏面。這行字是：無事此靜坐。我想起在
我們的生活中，在每一天忙碌的時間中，我們
何曾有過靜坐？
靜坐，之所以這麼的難得，一個是因為我們

生活中被太多的事情安排得滿滿的，更是因為
我們沒有想要靜坐的那一顆心。也許你會說，
我每天也有很多時間是坐着呀，而且也沒有做
什麼事情呀。那我一定要反問你，你在坐着的
時候，手機沒有離開過你的視線吧？當然，你
也有不看手機的時候，但我想大部分都是因為
非常疲憊、想要歇一會兒的時候。那並不叫靜
坐。而且正好相反，靜坐不是疲憊狀態時的靜
坐，而是精神飽滿時的靜坐。
靜坐有着豐富的含義，也有着很高的境界。

它的重點不在於「坐」，而在於「靜」。同樣
的，這個靜字也包含着豐富的含義，它既包括環

境的安靜，沒有人和事物的煩擾，沒有噪音；同
時，它也包括我們心靈的寧靜。環境安靜了，我
們的心靈也要寧靜下來，放下雜念，驅散干
擾，這時候的心靈應該是一種充盈豐富的狀態。
我們為什麼需要靜坐呢？因為我們的生活太

忙碌了，被各種各樣的事情安排得滿滿的，我
們的心靈，也要被動地承擔着沉重的負荷。一
天之中，我們會遇到很多事情，我們會有很多
不一樣的表情，也會有很多不一樣的心情，我
們的心靈就像負重前行的駱駝一樣，雖然在前
進但是非常緩慢。但人的心靈又跟駱駝不一
樣，駱駝習慣了承重慢行，但人的心靈如果長
期地承重慢行，必然會導致很多問題發生，我
們的生活質量也隨之下降。而靜坐，就像在忙
碌之中給心靈歇一歇，透一透氣，給心靈注入
全新的活力。這其實很容易理解，為什麼那麼
多人都喜歡冥想，其實它跟靜坐是相通的，它
們都有着淨化心靈的作用，它們都可以給心靈

帶來舒暢的享受。
那麼，靜坐，應該怎麼做呢？最關鍵的就是靜

心。也許你會覺得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會讓你操
心，你彷彿無法擺脫它們，其實是你自己把自己
牽絆在裏面了。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其實是意義
不大的，就是那些瑣碎的事情和煩惱。你愈是糾
纏於其中，就愈會被他們支配，就好像一件事
情，你怎麼都想不通，但如果你可以把它丟開不
想了，你就會感覺到沉重的枷鎖自然而然地打開
了，所以這也是靜心的方法，想不通的事情或者
暫時沒有辦法解決的煩惱，乾脆不去想它們，你
的心靈就會慢慢安靜下來了。而當你的心靈安
靜下來了，很多事情就會慢慢都有了答案。靜
心，靜坐，最大的意義就在於此。
朋友們，無論你的生活多麼忙碌，請把時間

留一點給你的心靈吧！就像你的身體需要休
息，你的心靈也需要定期的休養和昇華，靜坐
就是最好的方法。

常靜坐，應靜心

點
滴
點
滴

陳復生陳復生

從
零
創
夢

從
零
創
夢王嘉裕王嘉裕

娛
生
樂

娛
生
樂
與與
「「
路路
」」

路芙路芙

愉
韻
度
曲

愉
韻
度
曲梁君度梁君度

文
公
子
手
記

文
公
子
手
記文公子文公子

淑
梅
足
跡

淑
梅
足
跡車淑梅車淑梅

百百
家家
廊廊

雪
櫻

難忘師生情
每年秋天大一新生報道

時，我就會想起林老師，
以前的鄰居。那年秋天來
得比較早，幾場雨過後，
梧桐葉子簌簌落下，新秋

的涼爽緊貼着肌膚，人們都紛紛換上了秋裝。
那天晚上，我端着臉盆從公共水室洗漱出

來，碰見一對臉龐黝黑的父子，要找林老師，
父親着黑夾克，拎着化肥袋子，身上散發出濃
濃的旱煙味。我順手指了下，他上前輕輕叩
門，沒人應，兩人面面相覷，片刻，兒子低着
頭又去敲門。這時，傳來林老師愛人的聲音，
「你們找誰？林老師啊，他不在家，去學校找
他吧。」屋裏一陣嘩嘩水響，像是在給孩子洗
澡。父親連忙回應︰「我們是林老師的老鄉，
從老家捎來幾個自家種的西瓜，回來麻煩你和
他說聲，我是他堂叔。」說完，父子倆一陣手
忙腳亂，把西瓜一個一個從袋子裏抱出來，認
真地擺在林老師門口，轉身下樓時又倒回來，
父親舉起手掌拍了幾下門說道︰「大妹子，回
來別忘給林老師說，我們是他老鄉。」她或許
沒聽到，被孩子的打水聲所湮沒。
那一年，我10歲。林老師在對過大學任輔

導員，開學季沒幾天就是教師節，然後是中
秋節，前來給他送禮的人很多，來來往往的
陌生面孔，有迷彩服、有中山裝、有運動
衣，所謂送禮，多半是老家的土特產或水
果，花生、核桃、栗子，帶着明顯的地理符
號，彷彿裹着老家的鄉愁和泥土而來，因而
接收起來也就更顯珍重。大多數時間，林老
師不在家，新生報道忙得很，吃喝拉撒都要
管，天不亮就要去監督跑操，晚上再去看晚
自習，回到家樓道裏已經一片漆黑，要打着
手電筒。林老師方形臉，高個頭，粗黑的眉
毛就像兩股繩，走路習慣性揚起下巴，那段
時間，他的臉上總是盈滿笑容，腳下的雙星
鞋似乎踩着節奏，就差一點哼唱出歌來。有
一次，有道數學題我抓耳撓腮一晚上也不
會，就抱着作業本找林老師請教，他讓我進

屋坐下，擰開枱燈，戴上一根殘腿的眼鏡，拿
出筆在紙上劃拉開來，不一會兒就有了答案。
旁邊嬰兒床上堆滿汽車和玩具，椅子上放着一
摞作業本，屋裏瀰漫着甜潤的奶香，很難想像
這是大學老師的日常。
那個年代的師生情和鄰里情就像黑白電

影，一幀一幀都是唯美和永恒。後來，筒子樓
改造，大家各奔東西。聽說林老師升了，分到
寬敞的住房，再後來，他成了學院的林書
記。前段日子，無意間朋友和我說起林書記，
說他滿頭搖晃的白髮，說他待學生就像哥們，
說他脾氣好從不發火……我能夠想像到，他的
蒼老與天真，如果與他在校園裏迎面撞見，那
一莖一莖的白髮會是多麼的讓人感喟，同時又
令人紅了眼眶。我不禁想起一件往事。林老師
的老家在臨沂，母親過來給他看孩子，有一
天，公共水室裏不知誰扔了一兜帶殼的煮雞
蛋、紅皮，她見不得浪費，彎腰撿到鋁盆裏，
用勺子敲碎、剝殼，端回家裏。第二天，我聽
到林老師和母親的爭吵聲，「娘，你這樣讓人
笑話，別的老師咋看我？「我自己撿的，與你
無關！」「在老家得餵多少隻雞，才能撿這麼
多蛋，你們這些小年輕太不會過日子了！」停
頓片刻，林老師又說︰「這是城裏，我是老
師，娘你給我點面子，好不好！」母親沒再吱
聲，轉身抱着孩子出去玩兒了。沒過幾天，他
母親的腳上多了雙八成新的黑皮鞋，一走一晃
悠，看上去有些可笑，林老師裝作沒看見。
我認識很多像林老師這樣從農村走出來畢

業後留校任教的老師，3尺講台，為人師
表，他們用知識改寫命運的同時，也在努力
填補鄉村與城市之間的巨大溝壑。
我不由得想起曾經教過自己的老師。畢業

時分，我們總是信誓旦旦或沒心沒肺地說︰
「老師，等我們有時間就會來看您！」事實
上，能夠兌現承諾的只是少數，這句話很快
被風帶向遠方。我有3次與老師重逢。第一
次是在公交車站，那年我正在病中，每天喝
中藥，父親騎車帶我出來散心，在森林公園

路口我瞥見一個熟悉的身影，「那不是楊老
師嗎？」我哪有勇氣上前打招呼，服用激素
的身體就像發酵的麵包，簡直無地自容。我
就這樣遠遠地望着他，他比以前胖了，手裏
牽着頭戴蝴蝶結的女兒，妻子背挎包走在前
面，如果素不相識，誰能想到眼前這個有些
臃腫的中年男人是中學數學老師呢？後來我
受邀去一所中學作報告，聽說楊老師就調到
這裏工作，可惜那天他不在，又一次遺憾擦
肩而過。第二次是去政協開會遇見黃老師，
她雖然不是我的班主任，但曾給我們代過英
語課。說起當年她負責的級部最差班，她笑
着說︰「那個時候我也年輕氣盛，比你們大
不了幾歲，也不知道哪兒來的勇氣，把班上
孩子訓得很聽話。」說着，她臉上的皺紋舒
展開來，眼裏閃着淚花。還有一次，參加公
益活動的時候邂逅田老師，他還是大背頭，
藝術家穿的那種馬甲。他在小學教美術，也
曾教過我們數學。當年他住在單身宿舍，放
學後我和幾個同學經常去他辦公室開小灶，
還教我們用板紙自製卷筆。有時候鼓號隊訓
練完已經天黑，趕上他在走廊裏做飯，紅辣
椒爆鍋滋啦滋啦嗆得我們直咳嗽，他笑得眼
睛瞇成一條縫，就像彌勒佛。離開時撞見一
個瘦高個、連衣裙的女子推着自行車進門，
後來她成為我們的師母。聽師母說，很多老
師都調走了，田老師對這裏有感情，後來又
去農村小學支教兩年。課餘時間他辦了個興
趣班，教孩子們學畫畫。他一輩子就做一件
事，畫畫是他的命根子。或許，我一無所
學，但是當年田老師教的那些無用之用，多
年後在寫作中我深受啟發，因而心存感念。
我很喜歡台灣作家鍾曉陽的獨白，「聚散
本是等閒事！縱然未可如願，但我們共同踩
過那許多路途，只須回身拾掇每一個足跡，
自是一番溫馨！只要我們有情，天涯何處隔
得開？好像一輪彈簧，無論扯到多遠終究還
是彈回來的。」與昔日老師的重逢，亦是與
我們過往青春的深情回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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